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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至今不知 自 己姓什么？也不知 自 己是哪一天出生的 ？
被遗弃后 ，曾经八易父母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本该单纯的童心

过早地“成熟 ”了 ：她学会了讨好别人 ，学会了看人眼色行事…
一对夫妇收养了她 ，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她刚 刚体会到母爱 ，刚

刚感受到家的温暖 ，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却再一次将她扔进痛苦的深
渊……

七易父母
1987年1月 的一个冬 日 ，大雪覆盖着北国 大地 。和往 日 一样 ，住在

鞍钢家属区的老姜太太照例早早起床 出 去锻炼身体 ，就在老人走到
鞍钢第九幼 儿园 门前时 ，听到了婴儿微弱的哭声 。顺着声音找去 ，看
见幼 儿园 门 前台阶上有一个布包 ，老人拣起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被遗
弃的婴儿 。老人惊叹道：“是谁这么狠心 ，连 自 己的亲骨肉也不要了。”
老人左 等 右等 也不见有人来找这个婴儿 ，一时竟不 知怎样才好 。正
好，老人的儿子结婚多年没有生育 ，善良的老人就将这个 尚有一丝生
命的婴儿抱回 自 己的家 ，取名杨杨 。

从此 ，这个名叫杨杨的婴儿第一次成了老人的孙女 ，有 了 自 己的
家。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小杨杨来到姜家不久 ，老人的儿媳妇竟然怀
孕了 ，很快 ，人们将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个新降生的小生命上 ，
而这个拣来的小生命就像一个丑
小鸭 ，再没有人理睬了 ，小杨杨成
了一个多余的人 。

在这样的环境中杨杨顽强地
活了下来 。

小杨杨一天天地长大 了 ，老
人却一天天地衰老了 ，体力 的 不
支和沉重的经济负担 ，使杨杨生
活成了 一大难题 。最初 ，老人想将
小杨杨送到孤 儿院 ，可联 系 几次
都没有成功 ，无奈 ，老人只好选择
将小杨杨送给别人 。

送给 第一家 的时候 ，老人很
犯难 ，不知怎样跟孩子讲 ，便哄骗
她说带她去 串 门 ，到别 人家住几
天。小杨杨听了乐得一蹦 多高 ，高兴得直拍手 。当 她发现奶奶再也不
来接她时 ，她哭了 。可不管她怎么哭也没人理睬她 。以后的 日 子里 ，这
个新家的女主人让小杨杨管她叫妈妈 ，小杨杨不明 白 为什么 ，可还是
叫了 。就这样 ，小杨杨开始在这个新家生活 ，渐渐地 ，小杨杨发现 ，这
个新妈妈并不喜欢她 ，她从来没有玩过玩具 ，她很少吃过小食品 ，有
时嘴馋就忍不住向“妈妈 ”要 ，可每次都会招来一阵喝斥 ，更多的时候
是要挨一顿打 。在这样的新家 ，小杨杨为了避免少挨打 ，她小小年纪 ，
学会了看大人眼色 ，大人高兴时 ，她就出声地乐一乐 ，大人不高兴时 ，
她就躲在一个 角 落里老老实实地坐着 ，不敢有任何声响 。尽管如此 ，
没过几个月 ，这个新家的主人还是领着小杨杨找到老姜太太的家 ，说
什么也不要小杨杨了 。

回到老人身边 ，小杨杨高兴极了 ，老人却更愁了 ，每 日 长吁短叹 。
没过几天 ，老人又领着小杨杨来到一个新家 ，临 出 门时 ，老人再

三叮嘱杨杨 ，一定要懂事 、听话 ，不然的话 ，新家又不要她了 。
这第二个“新家 ”是在一个僻远的农村 ，这家的主人是一对聋哑

夫妇 ，杨杨 当 晚就住在了这个新家 。几天来 ，小杨杨发现“新爸爸 ”脾
气特别暴燥 ，常常对她连吼带比划 ，可比划的 是什么意思 ，小杨杨一
点也不懂 ，为这也挨过打 。小杨杨很委屈：“我没有淘气 ，表现挺好的 。
可为什么这个新家还是不喜欢我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需要有
什么理由 。就这样 ，小杨杨又被送了回来。

在第三家的境遇更让小杨杨刻骨铭心 。
那是 个晚上 ，在外边玩了 大半天的小杨杨觉得肚子饿了 ，就跑

回家 ，一进门 见妈妈正在吃饭 ，就喊：“妈妈 ，我饿了。”说完抓起馒头
就吃。“啪！”地一声 ，杨杨的头部挨了 一 巴 掌 ，妈妈恶 声恶 语地说 ：
“ 瞅你那埋汰样 ，去跟 ‘盼盼 ’一块吃去。”

“ 盼盼 ”是家里养的一条狗 ，通常“盼盼 ”是在阳台上吃食 。听了妈
妈的话 ，杨杨捧着饭碗躲进 阳台 ，和“盼盼 ”一起吃了起来 ，见有人和
它在同一个盘里吃菜 ，护食的 “盼盼 ”用 鼻子哼哼 ，以示抗议 。杨杨哭
了，哭得很伤心 。

于是 ，又是第四家 、第五家……
小杨杨像个皮球一样 ，被人踢来踢去 ，一会儿是城市 ，一会儿是

农村 ；一会儿是南方 ，一会儿是北方……最远她被送到广州 。小杨杨
先后被送过七家 ，直到最后 ，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 ，没有
人肯要这个“丑小鸦”。

找到一个家
小杨杨命运出现转机是两年前的事 。
1995年3月 7日 ，鞍山市的一位个体户马宝坤结婚多年没有生育 。

一次 ，偶然遇 到一位老同学 ，这位老同学告诉马宝坤一个信息 ：老
姜太太家拣个 小女孩儿要送人 ，要她去看一看 。就这样 ，马宝坤跟
着老同学来到老姜太太家 。

当马宝坤第一次见到小杨杨时 ，她惊呆了 ：这孩子要多丑有多
丑，要 多傻有 多傻 。小脸蛋儿 由 于长期不洗 ，粗糙得像鱼鳞一样 ，尤
其是脸上 出 汗 的时候 ，总是留下一条条泥道 。头发乱蓬蓬的 ，没有
一丝光泽 。马宝坤一看就决定不想要了 。

临走的一刹那 ，马宝坤的 目 光无意之间触到小杨杨的 目 光 ，短
暂的对视 ，使马宝坤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炸响 ，孩子的 目 光就
像一 条饿 了 多 少天 的 小狗一样 ，一
种讨好和求助 的 目 光 紧 紧 盯着她 。
那一瞬 间 ，马宝坤被小女孩 儿的 目

光俘虏了 ，让她无法不带这个孩子回家 ，即使仅仅是串个门对孩子
来说也是个安慰 。于是 ，马宝坤和这家主人约定 ：将孩子带回家三
天，三天后给送回 。

当晚 ，马宝坤的丈夫——鞍钢第三炼钢厂维修车间 工人林刚
下班 回家 ，见到这个陌生的孩子 ，心中很不高兴 ，这个孩子又脏又
丑，而且 已经8岁 了 ，哪有领养这么大孩子的 。林刚是个很内向的男
人，这一夜 ，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第二天 ，饭也没有吃就闷闷不乐
地上班去了 。

马宝坤见丈夫如此不高兴 ，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但她一想到毕
竟答应让孩子留住三天 ，怎么着也得将这三天应付过去 。

马宝坤先去带孩子洗澡 ，洗澡的时候 ，马宝坤发现孩子的胸部
有一块伤疤 ，她问孩子是怎么弄的 ，孩子不肯说 ，并提醒 自 己 ：不能
哭，一哭 ，人家就更不喜欢了 。所以 ，无论马宝坤怎么问 ，小女孩儿
没说出一个字 。当 晚 ，小杨杨就和马宝坤睡在一个床上 。

夜深了 ，家 中很静 。忽然 ，马宝坤听到小孩子的哭泣声 ，便翻身
起来 ，问孩子：“杨杨怎么了 ，是不是想奶奶了？”这时候 ，小女孩儿
一把搂住马宝坤声泪俱下地喊着：“妈妈 ，你就是我的亲 妈妈 ！我
都被送过第八家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 ，留下我吧。”

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母亲的女性 ，第一次听有人喊她“妈妈”，马
宝坤被这 一声“妈妈 ”的呼唤彻底击垮了 ，她本能地与这个孩子抱
成一团 ，失声痛哭 。

第二天 ，大雪封路 。那是鞍山 多年少有的一场大雪 ，马宝坤忽
然有了某种预感 ：是不是小杨杨把天公感动了 ，非要留住这个孩子
呢。马宝坤什么也没说 ，她冒 着大雪 ，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商场 ，花
了480元为孩子 从里到外买 了 三套衣服 ，又为她买了 一大堆小食
品，小杨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

三天的快乐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约定送小杨杨回去的时刻到了 。
第三天一大早 ，马宝坤给小杨杨穿戴整齐 ，打扮得漂漂亮亮 ，张

罗着送她回去 。就在准备送小杨杨出门的一刹那，8岁的小杨杨一手搂
住马宝坤的大腿 ，一手拉住林刚 ，跪在地上 ，拚命叩头 ，一 边叩头—边
哭着对林刚说：“爸爸 ，你就是我的亲爸爸 ，求求你 ，收下我吧 ，我都走
了八家了 ，我想有个家呀！”又扭头哀求马宝坤：“妈妈呀妈妈 ，留下
我吧 ，你们养我小 ，我养你们老。”就这样 ，小杨杨—边哀求一边叩头 ，
不—会 ，头就叩出了血 ，可她依旧叩头不止 。

任你铁石心肠 ，也会被小女孩儿的哀求所感动 ，林刚这个硬汉子
哭了 ，他一把抱起这个苦命的孩子 ，连连说：“孩子 ，别求了 ，若能落上
户口 ，从今天起 ，这儿就是你的家。”

孩子是留下了 ，可上户 口成了一个大难题 。林刚夫妇走了许多部门 ，都
没有结果 。小杨杨心里更急 ，可她不敢说 。一天早晨 ，刚刚起床 ，小杨杨就对
妈妈说：“妈妈 ，我做了个梦 ，梦见你一进屋就冲我喊 ‘杨杨 ，户 口办上了’，
我乐得呀 ，直到醒了 ，我还乐呢。”马宝坤知道 ，这是孩子在哄她高兴呢 。

1995年6月 8日 ，这个小女孩正式上了户 口 ，妈妈为她起了个很好听的
名字 ：林雪楠 。

这一天 ，林雪楠像疯了一样 ，满大街地跑 ，见到—个人 ，不管认识不认
识，都冲人家喊：“我有户 口 了 ，我不是黑孩儿了。”到 了晚上 ，林雪楠伏在床
上，用彩笔画了一幅画 ：有一个小房子 ，有个太阳 ，还有一只小鸟 。这位从没
上过一天学的孩子竟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 ：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一个温暖
的家 。

母爱无价
不幸的林雪楠因为有了 自 己的家 ，变成了一 个幸福的孩子。1995年9

月，林雪楠上学了。
1996年4月25日 ，林雪楠正在教室听课 ，忽然 ，同桌的同学大声惊叫 ：

“ 血 ！血！”老师闻声跑过来 ，见林雪楠的裤子都被血浸透了 ，连鞋里
都灌满了血 ，可林雪楠竟然不知不觉 。

林雪楠的妈妈知道后 ，吓坏了 ，连忙将林雪楠送到鞍山铁西区医
院检查 。

母亲抱着雪楠等着做CT，她实在太累了 ，就坐到地上 。雪楠看
到妈妈坐在地上 ，就对妈妈说：“妈妈 ，地上太凉了 ，你坐在包上

吧。”马宝坤没有吱声 ，雪楠就说 ：
“ 妈妈 ，你别难过 。我给你唱首 ‘地
上的娃娃想妈妈 ’吧。”

“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
想家的时候它就这样跟我一唱一
和……”

马宝坤知道 ，这是《鲁冰花 》里
的词，“鲁冰花 ”就是“路边花”，被
人遗弃的花 ，即使她知道孩子天资
聪明 ，她也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用
这首歌来表达“千万别扔下我不
管”的意思 。听着这如泣如诉的歌
声，马宝坤泪雨滂沱 ，紧紧搂住小
雪楠 ，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

CT结果出来 ，情况十分严重 ，
小雪楠当天便办理了住院手续 。

就在小雪楠住院期间 ，相识和不相识的善 良的人们相继来到医院看
望小雪楠。5月 1日 ，雪楠的同学和老师冒着大雨来到雪楠的病床前 ，默默
地祝愿着小雪楠早 日 康复 。一位花店的 卖花姑娘知道小雪楠的身世后 ，
特意从 自 己的花店拿来一把最漂亮的玫瑰花 ，送到小雪楠的病床前 ，和
小雪楠说了许多许多温馨的话语 ，使小雪楠得到了宽慰 。

小雪楠的病情越来越重 ，时常血流不止 ，得及时为小雪楠输血 ，为了
救小雪楠 ，马宝坤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小雪楠是个懂事的孩子 ，这一切她
都看在眼里 。有一天 ，她对妈妈说：“妈妈 ，别再救我了 ，也别再给我输血
了，这输的都是你的血呀。”马宝坤望着懂事的孩子 ，一字一句地告诉林
雪楠：“雪楠 ，你记住 ，就是妈妈砸锅卖铁也要救活你的命。”

由于严重贫血 ，小雪楠时常昏睡 ，有时大小便失禁 。马宝坤便为大便
失禁的林雪楠洗身子 ，望着 日 渐消瘦的妈妈 ，小雪楠轻声地问：“妈妈 ，这
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母爱 ，是吗 ？妈妈。”

经确诊 ，小雪楠得的是极为罕见的“血管性假血友病”，为了 更好地
治疗，5月 末 ，林雪楠转院到中 国 医大附属第二医院治疗 。

来沈阳就诊的前一天 ，马宝坤到典 当 行将 自 己的项链卖掉了 。来到
沈阳后 ，小雪楠央求妈妈：“妈妈 ，我想吃烤牛肉。”马宝坤便带孩子吃了
两盘牛 肉 。吃完饭 ，雪楠 又 央求妈妈：“妈 妈 ，你带我上 公 园 玩一玩行
不？”马宝坤有些奇怪 ，以 前 ，雪楠很少主动要这要那 ，今天这是怎么
了？

果然 ，玩过之后 ，雪楠给马宝坤跪下了 ，说：“妈妈 ，我不去医院看病
了，就是你打死我我也绝对不到医院去。”

马宝坤气急了 ，第一次打了她 ，并将她往医院拖 ，无论怎么拖 ，小雪
楠就是不去 。母女俩就在去医院的路上撕扯着……路上的行人看不下去
了，有人开始责怪女孩子的母亲 ：“这个 当妈的 ，怎么能这样逼孩子。”

无论怎样劝也无济于事 ，林雪楠咬紧牙关 ，说什么也不去 。马宝坤第
一次看见孩子发脾气 ，真的有些不知所措 。无奈 ，她带着孩子返回鞍山 。

回到家不久 ，小雪楠再次 发病 ，这次 ，小雪楠连说“不 ”的 力气也没
有了 ，她被送到中 国 医大二院 。

为了给小雪楠治病 ，马宝坤已花掉了近十万元 。
可尽管如此 ，只要听说哪能治疗雪楠的病 ，马宝坤毫不犹豫 ，带着小

雪楠就走 。这二年来 ，她们去过南方的许多城市 ，可仍没有明显疗效 。
今年4月 ，当马宝坤得到一个信息 ：北京要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医学学

术交流会 ，马宝坤立即筹钱带雪楠去 ，请专家救救这个孩子 。
5 月 初 ，马宝坤从北京打电话来 ，激动地说：“专家 已经为小雪楠会诊

了，孩子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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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 岗

一位法官告诉我 ，近十年来 ，在他
经手的案子中 ，离婚案和重婚案的上升
趋势最快 。这位法官在西安市一个区级
法院工作 ，其管辖人 口 只有二百 多万 。
一个县区级法院中的一名 法官 ，三年中
审理近二百宗重婚案 ，足见重婚案在近
年来上升的势头 。

按法 官提供 的 线索 ，我 采访 了 此
类案件涉及的 当事人中 的一部分 。

狱中的法律系教授
张XX，副教授 。一九九六年三 月

因重婚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现服刑于
西安市重生机械厂。

张XX被狱警带出来 。让
我吃惊 的 是 这 个 只 有 四 十 五
岁的 中 年 人 ，已 须 发 斑 白 ，皱
纹如丝 ，他打量人的眼光显得
羞怯畏缩。

狱警离开之后 ，张××向
我讨一 支烟抽 ，我从身 上摸出
一枝红塔 山 牌香烟给他 ，他先
是放 在 鼻 下嗅 了 嗅 ，说 ，一 年
多没 抽 烟了 ，真 香 。他 说：“我
进监 狱 就 是 从 一 包 烟 开 始
的。”

烟点 着 了 ，我 看 到 ，烟 雾
中的 张 ××脸 上 表 情 生 动 了
许多 ，高 级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所
具有 的 文 气 和 雅 稚 也尽现而
出。

张××说：“5年 前 ，我 在
陕西 一 学 院 任 教 ，我 是 研 究
国际 法 的 ，职 称评 为 副 教授 ，
我在 我 们 系 是 公 认 的 才 子 ，
也是 最 年 轻 的 副 教 授 。那一
年夏 天 ，我正赶 写 一篇 论 文 。
一天 黄 昏 ，一 个 毕 业 生 找 我 ，
她想 和我 商 量 一 下 她论 文 的
选题 ，一 切 都 是 从 这 里 开 始
的。”

那个 找 他 的 女 学 生 姓
曲，当 曲 进 入 他房 间 的 时 候 ，
张XX正 在 伏 案 写 作 ，当 时
他的 烟 正 好 抽 完 了 ，见 曲 进
来，张 ××让 曲 去 买 一 包 烟
给他 ，并 从 桌 上 拿 出 五 块 钱
给曲 ，不 料 ，等 曲 回 来 的 时
候，她 放 在 桌 上 的 不 是 一 包
五元 钱 的 烟 ，而 是 一 整 条 红
塔山 。这 时 ，张 XX开 始 注意
曲了 ，曲 的 美 丽 和 娇 艳 让他
动心 。从 此 ，他 们 频 繁 来 往 ，
在学 院 杨 柳 婆 娑 的 校 园 ，常
能看 到 这 对 师 生 恋 人 的 身
影。

热恋 过 后 ，张 XX才 想
起他远在新疆哈 密 的 妻子和
女儿 ，他又 离不 开 曲 。曲 也 表
示，愿 等 着张XX离婚 。

于是 ，张 XX和 曲 在学 院附近租
了一 间 民 房 。他 在 两 个 家 中 游 离 。两
年之后 曲 生 了一个 儿子 。

“ 我是 为 爱 入 狱 的 ，我爱 曲 ，也爱
我的 妻 子 和女 儿 ，我无 法 在她们 中 间
选择 ，以 至 于 被 系 领 导 发 现 了 ，我才
被捕入狱。”

张××在被捕 后 已 被 法 院 判 处
与曲 脱离一 切关 系 ，儿子 由 曲抚养 。

再过 半 年 ，张 XX就 出 狱 了 ，我
无法 知道那个 为他牺牲 了 5年青春 岁
月，身 心 和 名 誉 受 到 极 大 伤 害 的 曲
的处境 。

逃犯的妻子
这是一桩震惊西安市 的 大 案 。曾 被

作为 西 安 市严打 斗 争 中 的 重 要 成绩 而
被传媒广泛宣传过 。

山西 省临 汾某银 行职 员 赵 有 森 ，贪
污公 款 三 百 万 元 ，事 发 后 ，畏 罪 潜 逃 至
西安 。他在西安市龙 首村租一 民 房 隐 匿
起来 。有 钱而 又 英 俊 的 长 相 ，很 快 吸 引
四邻 的 几位 姑娘 ，一位 姓郝的成 了 他 的
意中 人 。赵 有 森 用 钱 买 了 假 身 份 证 ，开
了假证 明 ，堂 而皇 之 地和郝姑娘 结 婚 生
子，成 了 郝家 的 上 门 女婿 。但是 ，在严打
中，这个被全 国 追捕 的 逃犯还 是被推 上
了警车 。他 留给 郝姑娘 的 是难 以启 齿 的
大辱 和 一 个 呀 呀学语 的稚 童 ，带给 自 己
的是判决 书 上 多增加的 一条 罪孽 。

跨国 籍案犯
一名 日 本 女 人 在 西 安 和 重 庆

两地嫁夫 ，而其在 自 己 的 国 土 上还
有一 夫 两 子 ，这 种 跨 国 籍 的 重 婚
案，是近 年来重婚案 中 的 一个新品
种。

松田 娟子是 日 本一家汽车制造
公司 对外关 系 部经理 ，今年 四 十二
岁，她在二十五 岁 的时候 ，嫁给一个
叫武熊正 男 的 男 子 作妻 ，生有 一子
一女 。一九九0年 ，她三 十 五 岁 时又
与重庆市某研究所一高级工程师结
婚，三十八 岁 时 ，又嫁给西安交通大
学一教授 ，而且三地嫁夫 ，均有合法
手续 ，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三地的
家居中都悬挂着她与三个不同 男人
结婚 的婚纱 照 。她整天在天上 飞来
飞去 ，在 日 本的家中 度完圣诞节 ，又
匆忙到重庆度春 节 ，又赶到西安度
元霄 节 。就在松 田 娟 子忙得不可开
交的 时候 ，她的 日 本丈夫派私人侦
探拍去了她中 国两个丈夫的全部资
料，1996年 3月 ，松 田 娟子 在 日 本被
其夫起诉人狱服刑 。

几位学者对重婚案的思考
著名 作家 ，陕西作协副主席高

建群 ，西北政法学院讲师李集合 ，法
官郑富荣 ，各 自 谈了对此的看法 。

李集合说 ，一夫 一妻制 的 家庭
结构 在 中 国 这个 文 明 古 国 被确 立 ，
只是 近 四 、五 十 年 的 事 情 。民 国 初
期，一夫一妻 制 只 是做 为新生 活运
动的一项 内 容而被倡 导 的 ，重婚被
视作犯法 行为是在共和 国 建 立 、我
国第 一 部 婚姻 法 颁 布 之 后 才 开 始
的，经过 四 十 多 年 的宣传和 法律实
践，绝 大 多数公民 已 确立 这种 法律
意识 ，并 自 觉遵守 。重婚 、骗婚在近
年来死灰 复燃 ，是一种不正常 的 社
会现象 ，与经济 、道德 、文化 、以及 国
民的心理素质有 着 复 杂 的联 系 ，应
引起重视和研究 。

郑富荣认为 ，重婚罪受 害最深
的是妇女和孩子 ，许 多 重婚 者搞得
妻子 自 杀 ，子女 无人看管 ，严重影响
社会 的安定 。重婚后的家 庭躲躲藏

藏，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也影响社会
风气 ，使许多 人堕落犯罪 。我国 目 前刑法
中规定的重婚罪最多 三年有期徒 刑的规
定似乎有些轻 ，不足以惩戒那些以身试法
的人 。

高建 群 认 为 ，重婚作 为 一种 社会现
象，有其心理和生理的根源 。重婚犯罪一
般多 发生在男子三十五岁 至五十五岁 之
间。一些人被传统习俗和爱情这个不理智
的东西所搔扰 ，犯下重婚罪 ，加上过去离
婚难的现实 ，使许多人犯罪 。重要的是要
加强法 制教育 ，使 人们都认识重婚犯罪
的罪恶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 ，才能使这类
案件尽可能少发生 。

手
机
的
故
事

文/刘 卫 国　李 杜 彬

近期 ，在西安铁路公安处辖区 ，连
续发生了三起关于手机的故事——

故事一 ：记者大意掉手机
8 月 27日 深夜 ，河南省南阳 电视剧

制作中心记者李慧霞乘坐上海至成都383次列车上厕所时 ，不慎将
价值11000元的摩托罗拉GC87C型手机从便池掉下列车 。无奈李慧
霞只好就近在阳平关车站下车 。

由于列车运行速度快 ，加之车外天色漆黑 ，李慧霞无法向阳平
关车站公安派 出所李新民所长提供手机失落的具体地点 。在弄清
有关情况后 ，李新民所长 当 即指派值勤民警张伯峰和联防队 员一
起，从阳平关西站出发 ，沿383次列车的运行路线寻找手机 。

茫茫夜 色 中 ，民警张 伯峰和联防队 员 李 国 建 借着手 电 筒 的
微光 在383次 列 车 运 行 的 线路边 、道渣 堆 、草 丛 里 细 细 寻找 ，整
整步行 了12公里 ，终于在银屏 山 隧道里找到 了 李 慧霞 丢 失 的那
只手机 。

看着 汗 流浃 背 的 民警和 自 己 失而 复 得的手机 ，这位走 南闯
北见过 大 世面 的 记 者 竟激 动得 无 法 用 语 言 表达 自 己 对他们 的

崇敬之意 。
故事二 ：农民粗心丢手机

河南省召 县城关镇农民闫华栋从临潼车站公安所所长杨焕文
手中 接过 自 己 的手机时 ，也激动得话都说不 出 来了 。

9 月 12日 下 午5时 ，临潼 车站 公安所接 到远从洛 阳 车站打来的
求助 电 话 ：乘坐宜 昌 至西安的213次列车的旅客闫华栋在洛 阳 东 站
匆忙 下 车 时 ，将 自 己 的手机遗 落在 列车软 卧6号包厢 内 ，请求值班
民警代为查找 。

此时，213次 列 车 就要 到达 临 潼 车 站 ，简 要 听取情况汇报 的副
所长 潘兴龙不及 多 想 ，迅速安排值勤民警赶到站 台 ，与刚 刚进站 的
213次 列 车 执乘民 警取得 联 系 ，利 用213次 列车 在临 潼车站 短暂的
停车时 间 ，找到了 闫华栋遗失 的手机 。于是 ，便有了 前边的那一幕 。

故事三 ：老板马虎失手机
安徽 砀 山 的 黄 某在西安 文 艺路开 了 一家 布匹店 ，由 于业 务繁

忙，黄老板 的 手机总 是随身带着 。
这一 天 ，黄 老板 欲 南下 广 州进 货 ，来到 火 车站候 车 。眼看 着 车

就要进 站 了 ，肚子却不舒服便匆匆 跑进厕所方便 。为了 防止手机掉
进便 池 ，黄 老板将手机放在便 池边 的 台 子 上 。列车驶 出 西安 站后 ，
他猛然想起 自 己 的手机还放在厕所里的 台子 上 。

无奈 之 中 ，黄 老板 在 临 潼下 车 ，返 回 西安 到车 站 公安所报案 ，
后经 民警们 多 方查找 ，终将手机找 回 。

林则 徐 暴 死 潮 州 之 迷

文/解 玉 泉

1850年 初 冬 的 一 天 ，林 则徐 正 在 老家 福 建侯官 （今
福建 闽侯 ）养病 ，接到咸丰 皇帝谕 旨 ，令他为钦差大臣去广西 ，他便带
着三 儿子 林聪彝和亲 信幕僚刘 存仁 出 发 了 。当 他到 了 广 东 潮 州普 宁
县行馆 中 却 不 幸病 倒 了。11月 22日 ，他突 然 离开 人 世 。他从家 里 出 发
到去 世 ，前 后 不过17天 。他 为什 么暴死？很 多 人认 为他 是被 广 州 “十
三行 ”的坏人毒死的 ，但林则徐 的后代不 同 意这种说 法 。

说林则徐被坏人毒死的经过是这样 的 ：林则徐在普宁 发病后 ，他
的心腹刘 存仁连 忙派人去 潮州城里请来 名 医 ，在名 医的治疗下 ，他的
病情 有所好转 ，脸 上 有 了 血 色 。一 天 早上 ，他醒 来 以后 ，想吃 东 西 ，林
聪彝 很 高 兴 ，连 忙吩
咐厨 师 备 食 ，他 自 己
因为 几天 以来一直照
顾父 亲 ，实 在 太 劳 累
了，现在 见父亲病情好转 ，便嘱咐小厮 几句 ，就去睡了 。谁知这一稍微
的疏忽 ，导致了 一场不 幸 。

新来 的 厨 子 做 了 一碗鸡丝小 米 粥 ，送 到 上房 ，也不进 门 ，把粥 交
给小 厮 。当 时林则徐 正 斜倚在床 上休息 ，只觉得躬 身而退的厨子有点
眼熟 ，由 于 精 力 不济 ，并没有特别 注意 ，等 到喝 了 几 口 粥 ，觉得味道有
点异样 ，这 时 他 才 突 然想起 ，那 个厨子正 是 自 己 在 广 州 查办 鸦 片时 ，
行辕 内 雇 用 的 厨 子 邓 发 。他 立 即 令小 厮传唤邓 发 ，但 邓 发 已 不 知 去
向。林聪彝听 到 父亲 的 喊声 ，突 然 醒 了 ，他跑进父亲 的睡房 。只见父 亲
脸色 铁青 ，神志恍 然 。他心 里 很纳 闷 ，当 时又 不敢 多 问 。当 晚林则徐腹
泻不止 ，再次卧床不起 ，到 了 第4天 ，就去世了 。

就在林 则徐临终 前 ，他觉察 了 自 己被害 的 原 因 ，广州 十三行那一
带街 上是鸦片商聚 居 的 地方 ，肯定 那 里 有人收买 了厨子邓发 ，在他的

鸡丝小粥 里 ，下 了 毒药 。林 则徐死后 ，消 息很快传遍潮州城 ，人们痛哭
流涕 ，极度悲伤 。有 人揭 发说 ，就在林大人死的 前 几天 ，在潮州一家 酒
店，广 州 十 三 行总 头子任荣 手 下一 名 亲信 ，正 与厨子邓发 窃 窃 私 语 ，
桌上 还 摆 了 一堆 白 花花的 银 子 ，后 来 邓 发 笑呵呵收下 了 这 些 银 子扬
长而去 。

这种说法 ，没有根据 ，林则徐的后代不承认 。据林则徐第五世孙女林
子东说 ，那时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 ，短短17天坏人不可能一切准备好 ，并
动手把他害死 ，而且林家祖辈从没有人这么传说过 。因此 ，病死一说较为

可靠 。她说 ，林公 多
年积 劳成疾 ，身 体
一直 很虚 弱 。晚 年
在新疆 ，林 公 不 甘

闲居 ，不辞劳苦 ，三年走了 8城 ，又是兴办水利 ，又是拓荒垦田 ，把本来很
瘦弱的身体都累垮了 ；在云南总督任上 ，爱妻病逝 ，林公精神上受到极大
的打击 ，他便 多次向朝延提 出辞职 ，回老家养病 。回老家不久 ，他就接到
咸丰帝谕 旨 ，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 ，林则徐以身体有病为 由 多次推
辞，引起了 咸丰帝强烈不满 ，这样他不得不带病上路了 。

林则徐 去 世 后 ，清廷 为其举办的 葬礼极为 隆重 ，并把他安葬在福
建省福 州 北 郊马 鞍 山 金狮 山 南麓。1850年12月 15日 咸丰帝悼惜林则
徐生 前 禁 烟 有 功 ，撤 消 了 道 光 帝 对他生 前 的 一切处 分 ，并晋升 为 “太
子太 傅 衔”，又 准 在家 乡 建 专 祠 ，彻 底 恢 复 了 名 誉 ，而 且 声 誉 愈 来愈
高。这 说 明 ，历 史 上 为 人 民做过好事 的 人 ，都会得到 人民 永 久 的 爱 戴
和怀 念 。何况 ，林 则徐禁烟功 高盖 世 ，在我 国 历 史 上无人可比 ，就 更值
得我们怀念 了 。

香港 特 区 二 把 手

文/湘 妃 竹

在有关香港 的 电 视节 目 里 ，我们经常看
到陪 同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出 席会议 的
一位女 士 。她个子 不高 ，清瘦身材 ，沉着老
练。她就是香 港特 区 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的
副手、负责领导特 区政府行政部门 日 常事 务
的政 务 司 司长 陈方安生 。

陈方 安 生 祖籍 安 徽寿 县 瓦阜
镇，1940年 出 生 在 上 海 。她 的 祖
父方 振 武 原 是孙 中 山 先 生 国 民政
府海 军 陆 战 队 司 令 ，抗 日 战 争期
间因 反 对 蒋 介 石 不 抵 抗 政 策 ，被 蒋 介石忌
恨，1941年 被迫 举家迁往 香 港 ，刚 刚 1岁 多

的陈方安生跟着祖父一家人到了 香港 ，就这
样，她在那里度过 了 半个 多 世纪 。

陈方安生 自 小就与祖父祖母一起生 活 ，
她天 资聪明 ，非常好学 ，所 以青少年时代就
学有所成 。她8岁 跟随 祖 母学 钢琴，12岁 就
荣获 了 香港音乐大赛初级组冠军 。她在 中 学
和大学期间 ，一直品学兼优 ，期期获得助学
金。1962年 ，她 在 大 学 英 国 文 学 系 毕 业 以

后，开 始 从政 。至今35年 以 来 ，仕途顺利 ，可
谓青 云直 上 。在香港数 百 万 妇 女 中 ，没 有任何
一个人能 比得上她 。

她开 始 登上政治舞台时候 ，还 只 有22岁 。
她是被应 聘进港 英政府 的 ，很快 就成 了 香 港首
任女政 务官 ，接着任首席助理财政 司 ，助理理
民官，33岁 那 年 ，升 为 丙 等 政 务 官 ，过 了 5年
又升 为 乙 等政 务官 ，后 又 升 为社会福利署副署
长，随 之 不久 就升 为 署 长。1987年 ，任职经 济

司，负责管理香港经 济财政 工 作。1993年 ，升
任布政司 ，负责管理香 港18万 公 务 员 和香港政
府行政事 务 ，次年 ，她被 英 国 政府任命 为香港
署理总 督 ，代理总 督 离港 时 的一 切职权 ，同 年
9 月 ，陈 方 安 生开 始兼任 香 港 高 层 官 员 晋 升 委
员会 主席 ，负责对 司 级官 员 的调整 、任命和管
理。今 年2月 ，她被董 建 华提 名 为 特 区 政府政
务司 司 长 ，得到 中 央人民政府批准 。

陈方安生在仕途上青云 直上 ，在家 庭生 活
上也 是 幸福 的。1958年 ，陈 方安生考入 香港 大

学，她 当 时18岁 ，年轻漂亮 ，容姿焕发 ，朝
气蓬勃 。虽 然性格 内 向 ，偶尔也参加学校 的
文娱 活 动 。在 一 次 排 练 莎 士 比 亚 节 目 的 活
动中 ，认 识 了 上 一 届 同 学 陈 棣 荣 ，小 陈 当
时一 表 人 才 ，年 轻 有 为 ，是 学 校 的 优 秀 学
生。陈 方 安 生 一见他就爱 上 了 ，两 人 经过 5
年交 往，1963年 幸 福 地 结 合 了 。按 照 香 港
习俗 ，姑 娘 出 嫁 以 后 在 本 姓 前 须 加 上 夫 家
的姓 ，陈 方 安 生 原 名 “方 安 生”，所 以 出

嫁后 就 叫 陈方 安 生 。陈 棣 荣现在
是香 港 加 德 士 石 油 公 司 行 政 董
事，同 时 还 担 任 香 港 辅 警 指 挥
官。他 的 地位 比 妻 子 低 ，权 利 比
妻子 小 ，但 他 一 直 默默地支 持着

陈方安 生 的 工作 。
陈方 安 生 从 小 在 香 港 长 大 ，对 自 己 的

故乡 没 有 什 么 印 象 ，但 她 对 故 乡 还 是 无 限
热爱 的。1993年 ，她 率 方 家 亲 戚18人 前 往
安徽 寿 县 瓦 阜 镇 ，参 加 安徽 省政府 建 立 的
方振 武将 军 陵 墓揭幕 仪 式 ，在 参 观 了 祖父
的故 居 和 事迹 介 绍之 后 ，她 深 为 祖 父 的 爱
国情操所 感 动 。她 说：“祖 父 热 爱 祖 国 ，
立场 十 分 坚 定 ，我 一 定 学 习 祖 父 这 种 精
神，热爱 祖国 和 亲 民。”


